广东省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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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分析广东省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原因，探讨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的相关措施。研究表明，广东省基础研究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相对薄弱。究其根本，主要存在人才支持力度与方式、科研管理模式、人才评价机制、成果转化不完善四方面原因。通过借鉴国内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建议广东省以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发展环境优化为四大抓手，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基础研究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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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Basic Research Tal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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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s moving forward to basic research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causes and relative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basic research tal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some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it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in Guangdong as a result of imperfection of funding ways,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mode,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research tal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uangdong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major talent program, spare no effort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re key technology, build high-level basic research platform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tal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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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科学探索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抢占世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关键在于造就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018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针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从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等几个方面作出战略部署，以求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实现科技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大跨越。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前列”的新要求；同时，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多数产业大而不强，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一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受制于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亟待加强。原因在于基础研究积累不够、原始创新和科技源头供给不足，制约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广东省当前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强大的源头创新来支撑现代产业发展。
1  国内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1.1 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并及时调整创新战略，不断适应、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3]，如美国2015年推出第三版《美国创新战略》[4-5]、日本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年）》、德国实施《新的高技术战略——创新为德国》，国际创新战略部署进入新一轮密集期（如表1）。
表1  主要发达国家近期科技创新战略
	国家
	科技创新战略
	优先领域

	美国
	2009、2011、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
	精密医疗、脑计划、卫生保健、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育技术、太空探索、计算机新领域

	日本
	第一至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2011年《区域创新战略支持计划》；
2016、2017年《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新材料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

	德国
	2010、2014年《德国高技术战略》；
2013年《德国工业4.0计划》
	气候/能源、保健/营养、交通领域、安全性和通信



1.1.1 美国：多元化的基础研究人才资助模式，保持基础研究的全面领先
（1）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企业持续增长的多元化基础研究人才资助结构。联邦政府是基础研究人才最主要的资助来源，其资助比例占50%～60%[6]；与此同时，企业对于基础研究人才的资助持续增加，2013年达到26%；大学、非盈利组织和非联邦机构对基础研究人才的资助保持在20%左右[7]。
（2）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导汇聚全球高端人才。美国一流大学众多，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并具有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设立人才绿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从全球引进顶尖人才到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使得大学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
（3）通过稳定性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模式资助基础研究人才[8]。美国国家实验室集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基础研究人才，其以“国有民营”的灵活管理制度，采取联邦政府长期稳定支持和与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赋予国家实验室自主权，有助于保持人才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吸引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
1.1.2  日本：人才强国战略实现“超越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
（1）视人才为珍宝。早在2001—2005年实施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日本提出著名的“诺贝尔奖计划”，同时增加面向青年研究人员的竞争性研究资金[9-10]；在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年）》中，日本政府强调将科研经费重点从物转移到人上，向首席研究员倾斜，将大部分资金集中于少数的首席研究员身上，提高经费使用效率；2011—2015年实施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日本政府提出“新预备终身制”，稳定支持优秀青年人才[11]。
（2）创新科研经费配置机制。一方面，日本竞争性科研经费配置实现了多部门的沟通和协作，确保科研经费配置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实施“科研费助成事业”，针对基础研究、挑战性的萌芽研究、青年研究项目等，研究费实现了可跨数年度自由使用的“基金化”[12]。
（3）建立兼顾流动性和稳定性的研究人员职业发展体制。主张对于研究人员的跨国界、跨部门、跨领域流动经历给予积极的评价，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开放仪器共享；注重加强产学研互动，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同时加强与国外顶尖研究机构的合作，促进人才流动性、开放性和国际化。
1.1.3 德国：充分发挥大科学工程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作用
（1）重点资助国家级高水平科研机构，特别是对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等四大国家科研机构的资助，充分集聚基础研究人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竞争性资助模式激发基础研究人才创新活力，提高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13]。
（2）充分发挥大科学工程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作用。大力资助利用国家基础研究大型仪器和国际大型装置开展的研究项目，如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南半球天文研究组织、欧洲同步加速器等方面的研究。
1.2   国内兄弟省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策略[14]---标题内容也为引用他人观点？！
1.2.1 北京：注重人才协同发展，夯实基础研究地位
（1）探索基础研究人才多元资助模式。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2014年与首农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三元联合资助试点，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投资，为基础研究人才提供稳定资助。
（2）依托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聚顶尖人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运行机制，以集群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核心布局前沿性交叉研究平台，聚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地球科学等领域，打造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高地。
（3）以创新基地为抓手，鼓励基础研究人才主动与产业对接。以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为抓手，推进产学研合作；同时促进科技平台整合开放，组建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进行衔接，形成区域化的平台合作网络。
（4）加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建立了京津冀协同基础研究创新机制，签订《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设立京津冀合作专项基金，完善三地基础研究人才资源交换机制。
1.2.2 上海：依托张江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基础研究人才高地
（1）大力建设张江综合性实验室。实验室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为依托，充分集聚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能源科技、类脑智能、纳米科技、计算科学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人才。
（2）集聚一批顶尖的创新单元、研究机构和研究平台。2016年成立的李政道研究院以丹麦玻尔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蓝本，聚焦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宇宙学、量子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将引入全球顶尖科学家。
（3）实施大型科技行动计划。上海科学家发起的“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计划”，目前正在加快组建跨尺度、多维度的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吸引集聚了大批精准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人才，引领国际生命健康和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方向。
1.2.3   江苏：注重人才培养，促进科技资源共享
（1）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省自然科学基金专门设立了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杰出青年基金以培养能进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选为目标，青年基金定位于“科研第一桶金”，为江苏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做好了人才储备。
（2）推动科技资源和平台共享。注重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为科学研究提供强大支撑，如建立了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同时采取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行、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发展模式，围绕产业配套和上下游链条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群，为企业创新提供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技术解决方案。
2   广东省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存在问题
2.1.1 拥有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相对匮乏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省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稳定增长，规模居全国第三，然而，广东省基础研究人员仅占R&D人员全时当量的3.96%，与北京市（18.29%）、上海市（11.24%）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甚至还远未达到全国（7.08%）的水平。
近年来，通过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及NSFC-广东联合基金、“珠江人才计划”等项目，广东省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本地院士、双聘院士、院士培养对象分别为43人、122人、35人，总计增长超80%；累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5.8万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达国家院士、终身教授等143人。然而，与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区相比，广东省拥有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少，战略性科学家和大师级人才尤为紧缺。广东省拥有的全职两院院士远少于北京（815名）、上海（182名），甚至不及清华、北大一所学校，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等顶尖人才也远少于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等地区。基础研究人才“塔尖不高、塔基不实”，与人才强省战略要求不完全适应。
2.1.2  基础研究人才领域分布有待均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省面上项目、重点项目获资助项数居全国第四，少于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青、国家优青）获资助项目数较少，居全国第七，与北京市、上海市有相当大的差距。从入选领域来看，广东省医学科学与生命科学类入选比例较高，数理科学类的入选比例最低。具体如图1所示。
图1改正：各分图题统一不加“2017年”和“国家”，如（c）图题改为“杰青项目资助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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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分布与广东入选项目领域分布

2.1.3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
广东省R&D经费流向中，试验发展占绝对优势（88%）；相较而言，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严重不足，2016年用于支持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为4.2%，低于北京市（14.2%）、上海市（7.4%），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与美国、日本、法国等高达15%～30%的比例差距悬殊。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往往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导致需要长期积累的基础性研究无人愿做，不利于集聚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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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近五年广东、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及强度变化
2.1.4 基础研究平台和设施支撑能力不强
一是广东省高校“多而不强”，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不足。尽管广东省高校总量居全国第二，但至今尚无进入世界200强的高校，“双一流”建设大学仅有两所，占全省高校总量的1.3%，与北京（8.7%）、上海（6.3%）差距较大。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不强，尤其是理工科教育较为薄弱，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严重不足。
二是实验室体系支撑人才原始创新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至今，广东省形成了以4家省实验室、27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06家省重点实验室共同组成的省实验室体系。然而，目前国家实验室尚未在广东省布局。截至2016年年底，广东省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家，仅占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的4%。实验室体系布局严重不足，与打造科技创新强省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三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截至2017年年底，8个在粤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顺利推进（如表2），然而，目前大科学装置资源相对分散，碎片化趋势突出，创新人才难以共建共享资源。
表2  广东省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情况
	序号
	名称
	建设进展

	1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
	已建

	2
	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
	

	3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4
	深圳国家基因库
	

	5
	江门中微子研究装置
	在建

	6
	东莞散裂中子源
	

	7
	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拟建

	8
	惠州加速器驱动擅变研究装置
	



2.1.5  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
广东省科技论文发表量与总引用量居全国前列，但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较少。科睿唯安公司在线公布2017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我国科学家有261人次，其中广东省科学家仅有13人次，且集中在材料、化学、生物领域。
据2015—201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完成人的统计分析，广东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有23人，仅占获奖总人数（550人）的4.2%，远少于北京市（180人）、陕西省（63人）、上海市（58人）、江苏省（34人）。
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缺乏颠覆性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装备制造业关键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核”问题严重，90%以上的芯片依赖进口。部分重点领域基础研究人才缺乏，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无法满足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的需求。
2.2   原因分析
2.2.1  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与方式不完善
（1）缺乏基础研究人员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机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曾指出，基础研究从一个新现象的发现到市场化应用大约需要20到40年。随着科技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装置成为核心载体，跨领域、跨国界、长周期、大尺度研究成为重要内容，全球性大协作、大投入成为主要方式。然而，广东省基础研究人才靠竞争性项目开展研究，缺乏持续稳定支持，导致一些需要长期性探索的研究往往由于后期经费短缺而造成研究搁浅，难以产生重大原创成果。
（2）基础研究人才支持主体单一。在一些发达国家，联邦政府财政投入占整个基础研究的比例不足50%，企业投入将近20%，还有社会力量的投入。广东省基础研究投入中，政府投入大于90%，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投入占比较低，未形成财政支持为主、社会力量支持为辅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同时，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缺位导致基础研究和应用脱节，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难以突破。
2.2.2  未建立“以人为本、结果导向”的灵活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
（1）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未完全符合基础研究规律。一方面，科研经费管理程序繁琐，科研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考虑经费如何合理调配和管理，同时也导致了总体科研经费充足，但局部经费紧张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科研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资助经费支出“重物轻人”，尽管2016年新修订的《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将人力成本支出比例提高至40%～60% ，但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支出占比达50%～80%、日本上不封顶仍有较大差距。
（2）“结果导向，放开过程”的灵活用才模式尚未建立。现行的科研组织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未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联动作用，未充分把握基于信息资讯时代网络化、泛在化、开放创新的新特征、新机遇，科研组织模式未能真正做到“结果导向，放开过程”，未能灵活地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助推重大科技攻关与产业转型升级。
2.2.3  基础研究人才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1）现有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全面反映甚至低估基础研究人才的价值。基础研究的目标在于拓展对世界的基本认识，研究成果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并且一般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涵括的多是可量化、可观察到的产出、成果、影响和效益，与基础研究的特点与规律不符，难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基础研究人才。
（2）现有评价机制“重头衔、轻贡献”。评价基础研究人才不看实际贡献，而是看人才头衔，导致科研人员把力量投入到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做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研究，甚至出现科研活动失范行为。
（3）基础研究人才考核“重短期、轻长远”。基础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行的年度考核制度不符合基础研究规律，不利于科研人员沉下心来钻研，不具备“把冷板凳坐热”的条件。
2.2.4  基础研究人才进行成果转化的渠道不通畅
（1）人才分享创新成果收益制度不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尚未得到较好落实，基础研究人才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技术入股、股权激励等对基础研究人才具有长期激励作用的政策不健全，造成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
（1）缺乏高水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广东省对科技服务机构与平台建设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科技服务平台与高水平技术经纪人，尚未建立一个对科技成果价值进行市场评价的权威机构，技术交易市场仍然存在着不规范、效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的高效交易和转化。
3   广东省加快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对策建议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殷切希望，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广东省应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加快集聚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着力打造国际创新人才高地；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集全球创新智力攻破广东省基础研究“卡脖子”难题；瞄准世界前沿，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加快培养一批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环境，强化破立并举，构建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生态[15]。
3.1   以重大人才工程集聚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
3.1.1 精准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1）优化调整“珠江人才计划”引进方式。通过大数据分析，绘制重点产业人才开发路线图，在全球范围内精准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具有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2）支持企业设立国（境）外分支机构就地吸引使用人才。启动实施广东省企业国（境）外研发中心就地取才计划，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或联合研究院，就地柔性吸引使用高层次人才。
（3）充分发挥院士创新引领作用。用好盘活院士资源，支持在省内高校、研究机构、科技型企业、高新区及专业镇等设立院士研究机构、院士工作站，促进企业深入对接全国院士团队，柔性引进全国院士资源来粤创新创业。
3.1.2  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本土创新团队
（1）加大力度培养本土领军人才。更大力度实施“珠江人才计划”和“广东特支计划”，培养本土创新科研团队；遴选培养学术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入选者申报两院院士，进一步畅通院士推荐通道。
（3）本土创新科研团队加快培养一批青年人才和后备科技人才。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三甲医院、科技型企业等创新主体创建博士工作站，并给予建站补贴；支持境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依托省内用人单位申报科技项目，取消项目申报指南中关于职称要求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安排一定比例自由探索项目专门面向未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资助的博士、博士后；每年选派一批优秀博士、博士后赴海外开展短期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3.2   以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造就一批高水平人才[16]—标注位置不宜
3.2.1 依托新一轮重大科技专项培养人才
瞄准科学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组织实施新一轮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在量子科学、新一代人工智能、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4K显示、智能制造、精准医疗等领域超前布局，重点突破一批颠覆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集聚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加强对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探索建立与科技部等国家部委联合资助机制，共同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重大科研平台、转化重大科研成果，集聚大批优秀团队。
3.2.2 推进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
扩大人才科研自主权，让项目负责人享有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与技术路线决定权。优化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研究制定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经费支出负面清单，探索在基础研究类项目中实行科研经费支出负面清单管理，财政科研资金中人员费、劳务费和绩效支出均不设比例限制。
3.2.3  试点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悬赏制度
试点选择在若干重点领域改变传统科研资助方式，按照“结果导向、放开过程”的原则“张榜”公布“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面向全球征集创新解决方案，吸引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智力资源“为我所用”。
3.3   依托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加快培养人才
3.3.1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加快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大力推进广东7所重点高等学校和18个重点学科建设，全面提高广东省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争取国家支持批准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分校，建立教育科研基地或研究院，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港澳及国际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
3.3.2 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人才集聚效应
发挥实验室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新型研发机构的人才集聚效应。加快建设已启动的4个省实验室，深入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倍增计划和省重点实验室提质培优计划。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布局和引进先进光源、海底观测网、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新一批大科学装置落户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自主引进人才，并在科研设备进口、财政资助等方面力争做到与传统科研单位平等对待。创新服务机制，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和港澳地区科学家、青年人才开放共享，集聚一批老中青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研究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3.3.3 充分发挥军民融合发展平台在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引导扶持国防科工领域的大院大所在粤设立研发中心、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在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和新能源、军工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和空间信息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培养一批高水平国防科技人才，推动军民重大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支持在粤高层次人才参与国防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加强广东省与科技部、军委科技委、军队院校、军工集团合作，加快转化应用一批军转民、民参军的重大科技成果，集聚一批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3.4 优化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环境
3.4.1 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加快制定出台广东省《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启动实施基础研究类重大科技项目，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区域协同发展，推动粤东西北地区走人才差异化和跨越式发展道路。
3.4.2 建立合理的基础研究人才资助机制
探索建立基本科研经费制度，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领域完善省财政对高校、科研机构、科学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并逐年提高财政科研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人才的比例。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多元化资助机制，鼓励企业通过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方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企业出资部分纳入当年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列支。
3.4.3 深化粤港澳基础研究科技合作
充分发挥港澳在基础研究以及国际化创新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联合港澳高校、科研机构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积极研究解决“一国两制”3个关税区条件下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便捷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3.4.4 探索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人才评价机制
科学设置评价周期，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才、青年人才评价考核周期，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创新多元评价方式，建立以同行评价为主、计量评价为辅的业内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着重评价基础研究人才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能力、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影响等。
3.4.5 畅通基础研究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允许基础研究人才以知识、技术等要素作价入股，适度提高职务发明的报酬比例。争取国家支持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支持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引进培育国际技术转移经纪人，举办各类成果对接展会，促进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转化。
3.4.6 为基础研究人才营造良好创新文化环境
积极倡导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探索出台科研人员行为规范指引，建立人才诚信档案和人才退出机制及失信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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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基础研究投入/亿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2.450000000000003	33.82	42.41	54.21	86.02	北京基础研究投入/亿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25.82	137.23999999999998	159.49	190.99	211.17	广东基础研究占R	&	D经费的比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6249797767351608	2.3429976791714298	2.6416269581737204	3.0147316438379064	4.2267362441895875	北京基础研究占R	&	D经费的比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1.831860071468871	11.580945951647626	12.570145018915516	13.799855491329478	14.224033409672638	全国基础研究占R	&	D经费的比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4.8434708304202605	4.6848884912126714	4.7135744798549375	5.0536701035293197	5.249191475246703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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